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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末
自
光
緒
朝
以
後
，
也
要
﹁師
夷
之
強
﹂
，
振
興
工
業
，
於
是
翻
譯
大
潮
興
起
，
帶
來
新

知
識
、
新
思
想
。
這
是
很
了
不
起
的
一
次
運
動
。
當
然
還
是
﹁中
學
為
體
，
西
學
為
用
﹂
，
首
先

要
向
西
方
學
習
其
技
藝
，
但
也
少
不
了
其
他
方
面
。

嚴
復
從
一
八
九
五
年
以
後
，
譯
過
來
《
天
演
論
》
，
一
八
九
八
年
出
版
。
且
看
那
時
魯
迅
作

為
一
個
青
年
學
生
的
感
受
。
他
在
《
朝
花
夕
拾
‧
瑣
記
》
中
記
道
：
﹁看
新
書
的
風
氣
便
流
行
起

來
，
我
也
知
道
了
中
國
有
一
部
書
叫
《
天
演
論
》
。
星
期
日
跑
到
城
南
去
買
了
來
，
白
紙
石
印
的

一
厚
本
，
價
五
百
文
正
。
翻
開
一
看
是
寫
得
很
好
的
字
，
開
首
便
道
：
﹃赫
胥
黎
獨
處
一
室
之
中

，
在
英
倫
之
南
，
背
山
面
野
，
檻
外
諸
境
，
歷
歷
如
在
機
下
。
乃
懸
想
二
千
年
前
，
羅
馬
大
將
愷

徹
未
到
時
，
此
間
有
何
景
物
？
計
惟
有
天
造
草
昧
…
…
﹄
哦
！
原
來
世
界
上
竟
還
有
一
個
赫
胥
黎

坐
在
書
房
裡
那
麼
想
，
而
且
想
得
那
麼
新
鮮
。
﹂
後
來
，
魯
迅
說
，
一
有
閒
空
，
就
讀
《
天
演
論

》
。
他
後
來
還
說
過
，
讀
得
搖
頭
晃
腦
而
不
覺
其
頭
暈
。
當
然
，
那
是
名
譯
，
但
不
是
嚴
格
的
翻

譯
，
只
是
以
典
雅
的
古
文
，
準
確
地
傳
達
原
著
者
的
意
思
。
後
來
，
又
有
了
林
紓
翻
譯
的
小
說
，

那
更
有
點
離
奇
。
林
氏
並
不
懂
外
語
，
要
一
位
合
作
者
讀
原
文
，
講
其
意
，
由
林
紓
改
寫
而
成
。

這
種
翻
譯
就
是
當
年
風
靡
一
時
，
改
變
國
民
思
路
的
翻
譯
。

魯
迅
與
周
作
人
在
日
本
留
學
時
就
開
始
的
翻
譯
，
是
在
這
種
影
響
下

開
始
的
事
業
。
那
已
經
是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葉
。
二
周
的
譯
文
，
最
初
也
是

用
的
文
言
文
，
這
與
嚴
復
、
林
紓
是
同
樣
的
。
當
時
此
類
事
情
很
多
。
據

包
天
笑
《
釧
影
樓
回
憶
錄
》
，
那
時
包
天
笑
的
日
文
可
以
，
而
英
語
不
行

。
他
的
好
友
則
英
文
甚
好
，
而
中
文
不
甚
高
明
，
於
是
他
們
兩
人
合
作
，

一
個
口
述
，
一
個
作
文
，
譯
出
半
部
《
迦
因
小
傳
》
。
為
什
麼
說
半
部
？

《
釧
影
樓
回
憶
錄
》
裡
說
得
有
趣
：
友
人
在
舊
書
店
買
得
下
半
部
，
一
看

很
有
趣
，
兩
人
就
這
般
譯
開
了
。
譯
完
還
不
知
作
者
是
誰
，
也
無
法
買
到

上
半
部
。
他
們
當
時
辦
了
一
個
《
勵
學
譯
編
》
叢
書
，
一
商
量
，
就
在
這

部
叢
書
裡
出
版
了
。
一
出
版
，
反
應
很
好
。
回
憶
錄
說
：
﹁後
來
林
琴
南

覓
得
了
這
書
的
全
部
，
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取
名
為
《
迦
因
小
傳
》
，

只
於
我
們
所
譯
的
書
名
上
的
﹃迦
因
﹄
二
字
，
改
為
﹃迦
茵
﹄
，
並
特

地
寫
信
給
我
們
致
意
，
…
…
當
時
我
們
還
不
知
原
書

作
者
是
誰
，
承
林
先
生
告
知
：
原
著
者
為
英
人
哈
葛

得
，
曾
印
有
全
集
行
世
。
﹂
現
在
看
來
，
這
簡
直
可

笑
。

這
種
翻
譯
大
潮
的
興
起
，
就
引
人
向
一
八
九
八

年
的
戊
戌
變
法
走
去
，
而
且
走
得
更
遠
。
最
近
我
讀

了
《
張
之
洞
年
譜
長
編
》
（
吳
劍
傑
編
著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
張
之
洞
（
一
八
三
七
—
一
九
○
九
）

是
清
末
重
臣
、
名
臣
，
主
張
﹁中
學
為
體
，
西
學
為
用
﹂
。
張
氏
曾
任
兩

廣
、
湖
廣
和
兩
江
總
督
，
是
封
疆
大
吏
，
始
終
看
重
工
業
發
展
。
他
任
總

督
的
那
二
三
十
年
，
在
廣
州
，
在
武
漢
，
在
南
京
，
每
天
處
理
的
要
務
就

是
修
鐵
路
，
辦
鐵
廠
、
煤
礦
，
造
槍
炮
子
彈
，
辦
官
錢
局
，
辦
造
幣
局
，

辦
工
廠
，
辦
學
校
，
造
輪
船
，
修
碼
頭
，
辦
海
軍
學
校
和
陸
軍
學
校
以
及

學
洋
務
的
學
校
，
等
等
。
這
就
要
向
各
方
大
員
聯
繫
，
以
至
向
中
國
駐
外

使
節
聯
繫
商
量
，
借
錢
，
聘
人
，
請
洋
教
員
、
洋
教
官
。
為
此
就
要
向
朝

廷
報
告
請
示
，
向
各
省
各
部
官
員
商
量
懇
請
。
我
看
這
部
《
年
譜
長
編
》

裡
大
量
記
載
的
就
是
這
樣
的
各
種
公
文
信
件
。
這
裡
只
說
學
洋
文
和
請
洋

人
的
事
。

其
實
張
之
洞
在
山
西
任
巡
撫
的
時
候
（
一
八
八
二
—
一
八
八
四
）
已

經
請
著
名
洋
教
士
李
提
摩
太
當
他
的
顧
問
，
又
﹁於
省
城
設
洋
務
局
，
延

訪
洋
務
人
才
﹂
。
﹁果
有
聞
風
而
來
，
無
不
量
材
委
用
﹂
，
而
且
，
﹁所

有
新
出
關
涉
洋
務
各
書
，
隨
時
向
津
、
滬
購
買
。
﹂
那
時
他
就
很
有
氣
魄

了
。
在
粵
時
，
他
奏
請
招
外
教
：
﹁臣
已
電
致
出
使
英
國
大
臣
劉
瑞
芬
，
分
別
募
致
礦
學
、
化
學

、
電
學
、
植
物
學
、
公
法
學
五
種
洋
教
習
各
一
員
，
來
粵
教
授
…
…
﹂
在
鄂
時
，
尤
其
盡
力
為
此

。
如
電
告
柏
林
許
景
澄
：
﹁敝
處
需
譯
材
頗
殷
。
…
…
現
擬
譯
西
書
切
要
數
種
…
…
有
一
卷
即
譯

一
卷
，
譯
一
卷
即
刊
一
卷
，
深
盼
玉
成
。
﹂
又
致
電
駐
日
使
員
：
﹁貴
署
有
翻
譯
生
員
，
可
否
派

一
兩
人
譯
其
緊
要
有
關
中
國
政
事
學
術
者
，
按
旬
交
郵
政
局
寄
鄂
，
其
薪
水
由
鄂
出
。
﹂
為
改
進

湖
北
的
學
堂
，
向
朝
廷
奏
曰
：
﹁總
之
，
新
理
新
學
非
貫
通
洋
文
者
無
從
得
其
底
蘊
。
故
士
大
夫

多
半
曉
洋
文
，
而
後
各
種
政
學
有
所
措
手
。
儲
譯
材
於
此
，
儲
通
材
亦
於
此
…
…
﹂
他
致
美
國
使

館
大
員
也
說
：
﹁…
…
祈
將
英
、
美
、
德
陸
師
、
水
師
大
學
堂
章
程
及
所
有
讀
本
，
除
語
言
文
字

各
書
外
，
全
數
購
齊
，
速
寄
鄂
，
以
便
譯
為
武
備
學
堂
之
用
。
﹂
以
上
所
舉
幾
例
，
都
表
現
出
一

種
狂
熱
的
求
新
知
，
求
通
曉
洋
文
人
才
，
急
欲
翻
譯
洋
書
的
心
情
。

我
讀
此
是
很
受
感
動
的
。
我
覺
得
，
清
末
以
後
翻
譯
大
潮
的
興
起
，
是
與
當
年
李
鴻
章
、
張

之
洞
、
劉
坤
一
等
封
疆
大
吏
的
洋
務
思
想
極
有
關
係
的
。
雖
然
那
時
的
翻
譯
不
規
範
，
較
粗
糙
，

常
有
泥
沙
俱
下
的
情
況
，
但
是
主
倡
者
的
開
闢
有
功
，
功
莫
大
焉
。

這年頭出
門旅行，若想
看到點真風景
又不被旅遊點
的拉客仔宰，
有個辦法我試

了幾次，都頗成功。那就是去旅
遊熱點旁邊的冷僻景點，例如桂
林的大圩，陽朔的福利，海南的
文昌白金海岸，湖南的芷江，這
些地方依我看是山外青山樓外樓
，因種種原因尚未被旅遊商潮滲
透，多少保留了些自然風光和傳
統文化氣息。這次去九江，我便
也依此原則行事，不上廬山而去
了山下的白鹿書院、山南的秀峰
，以及東郊小鎮湖口。

果不其然玩得很開心，這當
然跟一路上有當地友人充當導遊
有關，但似乎也跟這幾個地方有
個共同特點─傳統文化氣氛
濃過流行文化氣氛有關。就拿白
鹿書院來說吧，這個被譽為 「海
內書院之首」的世界文化景觀，
不僅保住了千年古書院的自然風
貌和建築群落，院內的碑林雕刻
也舉目即是，雖然古代聖賢的楹
聯題刻中夾雜了些當今政要的手
書，顯得有點不倫不類，但千年
書院的古老文化氛圍在那 「一簾
風雨王維畫，四壁雲山杜甫詩」
的氣息中得以留存。我站在那尊
八十年代奇跡般從地下挖出來的
明代石鹿前，耳聞五老峰隱隱林
濤，身浸明倫堂的涼涼清風，真
有點浸淫於 「仰止高山，景行先
哲」意境之中的感覺。

不過要說是山外青山樓外樓
，比起白鹿書院來，秀峰寺更勝
一籌，因為它不僅有書院碑刻、

樓台亭閣，它還有群峰滴翠、萬壑瀉玉。秀峰寺正
對着的，正是那 「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廬山瀑布。

秀峰寺原為南唐中主李璟所建，至清代康熙年
間達至鼎盛，據說那時康熙帝每隔幾年便會在此舉
行一次盛大慶典。康熙過後，秀峰寺經歷了兩次大
劫難，一次是清末太平天國起義軍跑來這裡，一把
大火將大殿全部焚毀，從此秀峰寺便徒有虛名，九
百年古剎不復存在，然而滿山遍野的石碑石刻依然
留存，這些珍貴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第二次劫
難，紅衛兵衝上秀峰破 「四舊」，砸碎的第一件文
物就是秀峰的鎮山之寶，元代觀音碑刻像，此像刻
在一整塊大青石上，畫像高一丈三，寬八尺，竟被
那些瘋狂的紅衛兵砸成碎片。現在我們看到的觀音
像，是從星子縣城一文化幹部文革前的拓片重塑
的。

不過即便如此，遍地寶物的秀峰，砸不破打不
倒，劫後餘生地還是存留下來不少文物，主要是碑
刻，如顏真卿的 「大唐中興頌」、黃庭堅的 「七佛
偈」、王陽明的 「記功碑」。在散落在山澗的幾間
古老庭院裡，可以買到這些碑刻的拓片，我在一間
叫作 「雙桂堂」的小院買拓片時，無意中發現一幅
篆書黃庭堅詩很漂亮，一問，竟然是那位滿面滄桑
的女店主手書。而旁邊的一些頗有功力的字畫，出
自她那自學成才的書家丈夫，原來深山有高人哩！

說到高人，湖口石鍾山自號鄱湖漁翁的那位老
人大概也可算上一位。當我坐在他那湖風習習的寺
堂，一邊賞玩着他剛剛給我們書畫的扇面，一邊聽
他擊石高歌，的確有種不知此時何時之感。在物慾
橫流的今時今世，竟然還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人物
嗎？

「可惜門庭冷落車馬稀。」當我不由得感慨出
聲時，充當導遊的友人卻這樣嘆息。的確，在我遊
覽過的地方中，石鐘山寺是最美、文化沉澱最濃厚
的景點之一，它不僅有東坡盛讚過的湖光山色，它
還是一座堪比蘇州園林的古老庭院，比蘇州園林更
具特色的是，它建立在臨湖小山上，因而層層疊上
，具有立體之美。可惜那些來去匆匆遊廬山的遊人
，只見大山不見丘壑。這對當地政府來說是壞事，
遊人少，旅遊收入自然少了；但對遊人來說卻是好
事，可以靜靜享受自然風光，少受旅遊商販的騷擾
。身為遊人，我私心裡真希望它永遠這樣優雅地、
清淨地佇立在這裡，冷眼向湖看世界。

二○○六年夏，
外地好友前來遊玩，
我本應盡到一個陪遊
「職責」，却心中暗

忖：陪遊？抱歉，抱
歉，今次只能失陪。

此緣於義父的去世。守着靈堂的日子
裡，家人不止一次向我提及義父就是在等
着我暑假回來，回來望他一眼。現在我明
白，這一眼雖然實現了，却猶如對絕症病
人宣判一次最殘忍的安樂死，因為終於少
了點牽掛，終於可以完成部分心願，終於
……

其實沒有太多的 「終於」，牽掛只是
少了一點，心願只是完成了部分，或許也
就部分而已。關於他家屋頂的那處鐵皮建
築才能補足他心願的全部：他在天堂裡會
放得下鐵皮屋裡的鴿子們麽？

如今，仍然擺放在他家玻璃櫃裡的諸
多賽鴿獎杯似乎在說明着什麽。

小的時候，每逢周六夜晚義父都會開
着車子，前排載着我，後排載着鴿子來到
體育場訓練鴿子。這樣一種常規的周末生
活讓我們樂此不疲，儘管前往訓練的同行
們絡繹不絕，但我才是他最親近的 「鴿友
」。我幫他將一籠一籠的鴿子搬到場邊，
哈腰，輕放，經常於抬頭時望見他朝我豎
起的大拇指—可我心想，比起對於打
開籠子時鴿子們群起而飛的恐懼，這樣的
輕巧活兒又算得上什麽呢？於是，只見義
父側着身子，右手將籠門拉將下來，動作
輕盈而有效，鴿子們齊聲歡叫開來，彷彿
吟誦古人的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忙而不亂地飛向漆黑的夜空。那些精靈
們亢奮地去，亢奮地回，牠們在飛行途中

若有所思，却又不會樂不思蜀。起初我訝異地問： 「你這
麽就放走了辛辛苦苦養的鴿子？」義父聞後爽朗一笑：
「我們準備撤了，牠們說不定比我們早到家。」漸漸地我

明白了鴿子的習性，稱之為 「久在自然裡，復得返樊籠」
，却有點把鴿子形容成受虐狂的意味了，此時，義父的笑
聲更為爽朗。

義父經常想念那些出了遠門却永遠回不來的鴿子，老
鷹是牠們一輩子的天敵。而我一直忽略的一件事情是，義
父去世的那天，義母說鴿子巢裡按時出來 「放風」的鴿子
有一隻被天敵給 「沉了」，其餘的飛得比平時都高。瞬時
間有句話在我腦海裡萌生：鴿子離天空越近，你就離天堂
越近。

在守護靈堂的日子裡，我有時翻閱着書籍，賈植芳的
一段話讓人印象深刻： 「每當這種時候，一種幽默感就會
在我心裡油然而生：火葬場裡舊人換新人，獨獨牆上那顆
釘子一成不變，今天掛了這張像，我們在底下低頭默哀，
明天還不知道輪到誰在上面誰在下面。」

關於義父的鴿子巢，還有誰能去守護着呢？義母學着
他那樣每日給鴿子們餵食，一天一天的努力、一天一天的
堅持，可是鴿子們日漸消瘦。情感，情感的投入至關重要
，少了義父的情感，那些精靈們只能委靡地去，委靡地回
，牠們在飛行途中若有所思，却又悵然若失。

那是一個養鴿主人一輩子都未曾看見、甚至夢見的畫
面，所以責問隨之而至：作為昔日最親近的鴿友，我又守
護在鴿子巢的東、南、西、北哪一邊呢？

人這一輩子，不可能是
一帆風順的，總會有煩惱、
痛苦和不如意，你想躲都躲
不掉。無論你怨天尤人還是
沮喪彷徨，都無濟於事，此
時的悲觀就像一個黑色的幽

靈，籠罩着你的思緒，讓你變得一蹶不振，失去
對生活的追求，陷入痛苦的深淵中。

其實在人生前行的過程中，每個人內心深處
都曾有過悲哀的感覺，只是每人處理的方法不同
。倘若用開朗、樂觀的態度對待，就會發現生活
有趣快樂得多。俄羅斯作家契訶夫說過： 「要是
火柴在你的口袋裡燃燒起來，那你應該高興，而
且感謝上蒼，多虧你的口袋不是火藥庫。要是你
的手指扎了一根刺，那你應該高興，多虧這根刺
不是扎在你的眼睛裡。」

一根甘蔗拿在手裡，樂觀的人先從甘蔗尾部

吃起，越吃越甜，覺得人生前景肯定輝煌；悲觀
的人先從甘蔗頭部吃起，越吃越淡，索然無味，
覺得人生前途必定暗淡無光。

夜晚漫步星光下，抬頭觀望天穹，樂觀的人
看到的是星光璀璨，對生活充滿自信希望；悲觀
的人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愁雲密布，被絕望束
縛。

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航行，海風咆哮而來，
樂觀的人說，風是船帆的兄長，能幫我們到達終
點站；悲觀的人說，風是海浪的幫兇，想把我們
埋葬在海水的深處。

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終結了，樂觀的人豁達
大度，認為離開了不愛自己的人是一種解脫，正
好可以重新開始生活；悲觀的人則淒淒慘慘，認
為自己愛的人拋棄了我，自己還怎麼活呀？

一年一次過生日慶賀時，樂觀的人說：啊，
又多活了一年，生活真精彩。悲觀的人則說：唉

，又少了一年，生活沒啥意思。
俗話說得好：心悅則物美，心悲則事哀。用

樂觀的態度對待人生，滿目都是激情的紅、生機
的綠，看到的是處處花香，一片陽光。用悲觀的
態度對待人生，滿目都是憂鬱的灰、死亡的黑，
看到的是處處蒼涼，一片烏雲。

在生命的旅行中，當一些困難和不如意前來
偷襲你的時候，要學會用積極樂觀的心態去調節
，勇敢地面對現實的一切艱難，把這些艱難僅當
做自己臉上的灰塵、衣上的污垢，染之不驚，隨
時洗刷，常保潔淨。這份平和樂觀的心境昭示着
我們對於客觀世界認知的成熟和處事的一種智慧
。而克服了、超越了這些艱難，你就能真正體會
生命的美麗，坦然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你也就
會發現，自己的天空早已是一片萬紫千紅的艷陽
天！

有朋友喜歡說，對聯只是中國才
有，是我們的文化遺產，是國粹。

對聯是國粹嗎？首先必須明白對
聯和國粹這兩個基本概念，就是說，
必須首先知道什麼是對聯、什麼是國
粹。

聯，是詩的基本單位；對聯，就是對仗的聯，原是唐
代律詩中要求對偶的聯。唐代詩人在南齊沈約首倡的四聲
基礎上，將四聲兩元化分為平仄，既繼承了聲律和諧跌宕
之優美，又避免了過分繁瑣之羈絆；同時確定詩中對仗的
應用，避免上下句用字的重複，比其他詩文的對偶句更加
嚴謹。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說， 「沈
（佺期）宋（之問）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
律詩。」律詩集平仄聲律之美妙與駢偶文體之華采，在中
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講究平仄與對偶，是唐詩有別於先
唐詩歌的特色。這個特色，集中地表現在頷聯和頸聯，這
兩聯既要協律，又要對仗。馬蕭蕭一九八七年在《名聯鑒
賞詞典》的序中說， 「這時詩詞中的對偶句已經被稱為
『對聯』了。」順理成章，對聯，以頷聯和頸聯平仄和對

偶的要求為標準，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從唐詩中脫胎
而出。對聯，既然自成一家，就不只是詩的一部分，而是
獨立的文學作品，每句字數也有所變化，不限於五言和七
言。

國粹又是什麼？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有其獨特的

、別的國家或民族沒有的物質或非物質的事物，但是，並
不是凡是自己所有、別人所無的東西，就可以稱為國粹。
粹者，精華也。國粹，乃國之精華。

那麼，對聯是不是國之精華？是，對聯是中華民族傳
統文化藝術的精華。精華表現在哪裡？在其平仄和對偶。
平仄和對偶，表現了漢語聲調優美的音樂感，顯示了中國
哲學思想的基本精神，具有獨特的與別不同的形式和文化
內涵。

平仄，講究的是聲調。漢語是富有聲調變化音樂感的
語言。古漢語有八聲，分別是陰陽聲的平上去入。平上去
入的聲調各有其樂音的特點：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
猛力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唐人將這四
聲分為兩類，平聲平道、發音時沒有受到發音器官阻礙，
稱為平；上去入發音時受到發音器官的阻礙，稱為仄，即
是不平。唐詩按平平、仄仄雙音一節，以本句相間、對句
相反的形式構成一定的格律，令詩句抑揚頓挫、節奏分明
而朗朗上口、可吟可誦。對聯從唐詩脫胎而來，當然也遵
循律詩的這個規範。

沒有聲調，不僅讀起來平淡無味，有時根本就難明其
意，例如這樣的句子，ba ba ba ba jiao ba le ba
，沒有聲調的變化，簡直莫名其妙，可是，只要依照正確
的聲調，意思一下子豁然明朗，這是說， 「爸爸把芭蕉拔
了吧」。聲調，除了增加語言的音樂感之外，更大大地擴
大了語文的詞彙，一音多聲，一聲多字，這樣，漢語就更

加顯得多姿多彩，騰挪跌宕。但是，在具體的詩句和對聯
中，每一漢字卻是一字一音一義，單音獨韻。對聯之講究
平仄，靈活地運用聲調的變化和漢字一音一義的特點，充
分地展現了聲調變化的藝術，這種特點是外國語文無法做
到的。

對偶，是對聯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徵。對偶，一般認為
，像排比、類疊、層遞、頂針、錯綜、鑲嵌、回文等一樣
，是中國文學的一種修辭方法。其實，對偶這種形式絕不
僅僅只是一種修辭方法，其中蘊含着中國哲學思想的精髓
以及這種思想的思維方式。

有人說，一有中國文化，就有對偶。從《詩經》、
《楚辭》到《漢賦》，都有大量的對偶句，諸子百家的經
、史、子、集中也比比皆是，例如，《詩經》的 「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楚辭》的 「旌
蔽日兮敵如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道德經》的 「處其
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論語》的 「學而不思
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禮記》的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韓非子》的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
暑不兼時而至」，《荀子》的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史記》的 「能行之者未必能
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晏子》的 「任人之長不強
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等等等等，不計其數。

為什麼對偶會被這麼廣泛地應用？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對偶句的形式，看起來整齊，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
耳，記起來容易，利於表達，便於流傳，能夠行之久遠。
在現在流行的成語中，就有許多是對偶的結構，好像門當
戶對、萬紫千紅、碧海藍天、山高水長、花紅柳綠、文過
飾非、禮賢下士……真是不勝枚舉。

（上）

清末大吏苦求譯才 李國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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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到
成
都
時
，
夏
意
已
濃
。
傍
晚
時
分
，
好
客
的
成
都
朋

友
便
帶
着
我
去
吃
街
邊
的
﹁冷
啖
杯
﹂
（
一
種
夜
宵
）
，
把
酒

以
敍
舊
情
。
坐
在
﹁冷
啖
杯
﹂
食
肆
裡
的
涼
椅
上
，
我
驚
奇
地

發
現
，
裡
面
的
食
客
無
論
男
女
還
是
老
少
，
每
個
人
手
裡
都
拿

着
一
個
兔
頭
在
樂
此
不
疲
地
啃
着
。

﹁兄
弟
，
來
兩
個
兔
頭
嘛
，
保
證
味
道
好
極
了
，
這
可
是

我
們
成
都
美
食
中
的
一
絕
喲
！
﹂
朋
友
見
我
一
副
目
瞪
口
呆
的

樣
子
，
在
一
旁
向
我
極
力
推
薦
道
。

兔
頭
拿
在
手
裡
，
卻
不
知
道
從
哪
裡
下
嘴
。
忙
活
了
半
天

，
進
展
實
在
緩
慢
。
於
是
，
朋
友
現
場
作
示
範
：
首
先
，
握
住

牙
齒
將
上
下
頜
骨
掰
成
兩
半
。
這
時
可
以
把
臉
頰
的
肉
啃
了
，

將
舌
頭
吃
掉
。
第
二
步
將
上
頜
骨
部
分
的
後
半
部
（
後
腦
勺
）

掰
下
來
，
吃
裡
面
嫩
滑
的
兔
腦
花
。
接
下
來
把
天
堂
（
上
顎
）

吃
掉
，
最
後
吃
眼
珠
和
眼
眶
裡
的
那
圈
瘦
肉
。
就
這
樣
，
一
個

兔
頭
便
被
消
滅
得
乾
乾
淨
淨
了
。

儘
管
我
啃
起
兔
頭
來
相
當
的
業
餘
，
可
這

根
本
不
影
響
鮮
香
味
美
的
兔
頭
對
我
味
蕾
的
萬

般
吸
引
。
我
一
邊
置
紳
士
風
度
於
不
顧
地
拿
着

兔
頭
狂
啃
，
一
邊
向
一
旁
的
食
肆
師
傅
打
聽
這

兔
頭
的
做
法
。
師
傅
告
訴
我
，
成
都
的
兔
頭
是

在
加
了
桂
皮
、
小
茴
香
、
乾
辣
椒
等
十
幾
味
香

料
的
鍋
裡
燜
煮
之
後
再
浸
泡
數
個
小
時
而
成
的

。
兔
頭
先
用
香
料
碼
過
，
再
下
到
清
水
中
氽
，

以
去
其
腥
味
。
煮
的
時
候
一
定
要
酥
爛
，
骨
脫

肉
化
。
煮
好
的
兔
頭
要
在
鍋
裡
再
浸
泡
一
段
時

間
，
這
樣
才
能
完
全
入
味
，
同
時
肉
仍
舊
很
嫩

。
將
煮
好
的
兔
頭
直
接
從

鍋
裡
撈
出
來
，
這
便
是
五

香
兔
頭
了
，
而
麻
辣
兔
頭

則
還
需
要
加
入
香
辣
調
料

拌
勻
放
置
，
以
讓
辣
味
滲

入
進
去
。

笨
手
笨
腳
地
勉
強
地

對
付
完
一
隻
五
香
兔
頭
之
後
，
朋
友
衝
着
我
一

臉
壞
笑
，
意
思
不
言
自
明
：
我
啃
兔
頭
的
技
術

還
遠
遠
沒
有
入
門
，
是
個
十
足
的
菜
鳥
。
再
看

看
朋
友
以
及
鄰
桌
的
其
他
食
客
，
他
們
面
前
的

兔
頭
已
經
變
成
了
一
堆
細
小
而
乾
淨
的
骨
頭

，
不
得
不
讓
人
佩
服
。

接
下
來
的
時
間
，
兔
頭
自
然
就
變
成
了
我

們
的
談
資
。
朋
友
說
，
就
像
上
海
人
熱
衷
於
吃

大
閘
蟹
，
武
漢
人
愛
啃
鴨
脖
子
一
樣
，
成
都
人

對
於
兔
頭
有
着
一
種
無
法
言
說
的
情
愫
。
成
都

人
啃
兔
頭
一
般
每
人
最
少
要
五
香
味
和
麻
辣
味

的
各
兩
隻
，
如
果
胃
口
大
的
話
就
沒
有
數
了
。

到
了
冬
天
，
還
會
有
﹁啤
酒
兔
頭
﹂
，
那
是
在
類
似
火
鍋
的
湯
料

裡
加
入
了
啤
酒
，
兔
頭
一
直
在
裡
面
用
小
火
煮
着
，
保
持
了
熱
度

而
肉
又
不
會
老
。
吃
的
時
候
撈
起
來
放
入
熟
油
辣
椒
、
芝
麻
、
花

椒
、
芹
菜
等
調
料
拌
勻
，
十
分
美
味
。
至
於
啃
兔
頭
的
場
合
那
就

相
當
自
由
了
。
有
的
喜
歡
在
﹁冷
啖
杯
﹂
裡
啃
，
拿
它
當
下
酒
菜

；
有
的
會
打
包
買
回
家
裡
坐
在
電
視
機
前
，
用
它
下
﹁電
視
﹂
；

更
有
甚
者
，
一
邊
走
路
一
邊
現
場
﹁操
作
﹂
，
實
在
讓
人
有
些
咋

舌
。

酒
足
飯
飽
，
我
們
踏
上
了
歸
途
。
走
在
繁
華
的
成
都
街
頭
，

一
個
令
人
目
瞪
口
呆
的
景
象
向
我
撲
面
襲
來
，
一
群
大
口
啃
着
兔

頭
的
美
女
和
我
擦
肩
而
過
，
她
們
根
本
沒
有
半
點
遮
掩
迴
避
的
意

思
，
表
情
顯
得
是
那
樣
的
理
所
當
然
。
對
於
美
女
當
街
啃
兔
頭
的

景
觀
，
朋
友
的
解
釋
相
當
的
具
有
說
服
力
：
在
成
都
，
兔
頭
面
前

無
淑
女
。 成都兔頭 彭 佩


